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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站 的 婚 礼 变 迁
罗宗 华

1978年初夏，我从
“农业大学”毕 业，实

现了 当 一名 铁路工人的
夙愿。没想 到 走 对 了
路，却进 错 了 门。一张
纸便把 我甩到 阳安线上
的一个四 等 小站，即 被
段机关干 部文诌 诌 地称
为阳安 线 上 “第 三 监
狱”的 茶 镇火车站。

和我一块儿分到这
个站上 养路工 区的 还有
三个伙 伴。一 下 轨 道
车，一位被大家 称为 工
长的人把我们 安置在一
间油 毛毡搭盖的 临 时 房
里。由 于 刚 入路，心 情
比较激动，所 以 到天黑
的时 候，我们 才 发现 房
内竟然 没有 电灯线。我
们找到 工长，“小伙子
们，有 口 福呵。今天工
区王班长结 婚，咱们 先
去吃 喜糖。桅灯 已给你
们准 备好 了 ，你们 四 人
一盏灯，每 月 定量 是两
斤油。”听 完 工 长 的
话，我们 凉 透了：“这
样的 条 件还 不如 我们 插
队的 农 村呢！”

走出 工长的 家 ，就
听到 车站东边传来的 阵
阵粗犷 的 笑声。跨进 养
路工 区 的 院 子，只 见一
盏汽灯挂在洞 房 中 间 ，
里三层 外 三层 的人把 靠
院角 的 一间 小屋 围得水
泄不通。不仅年轻人在

这里嬉笑打闹 ，几个奶
头子拖至裤腰 的职工 家
属，竟然也豁开衣服 ，
在人堆 中 起哄。透过被
撕破的 红窗纸，我看到
炽白 灯光下，新 郎和新
娘被 团 团 围住，一会儿
身不 由 己地互相碰头 ，
一会儿被分割开来挤挤
撞撞。不一会儿工夫 ，
新娘就被抹起了 鼻子，
最后，是工长 和一位大
嫂使 出浑 身力 气把新 娘

“抢”进 另 一间 房子，
用大锁把 门 锁牢。想不
到几个小伙子又端来一
张桌子，狂笑 着对 着窗
户往里撒尿 。

当晚，我们 灯也没
点，静静 地 围 坐 在 一
起，不知谁 先 抽 泣 起
来，惹得我 们 四个人抱
在一起，嚎啕大 哭……

第二天，我 与 一位
老工人谈 及此事，他严
肃地说：“除 了上班 ，
没事干，闷 得慌呗 ！清
早扛着捣镐上班，下班
吃饭喝 酒聊天，这就是
小站的 娱乐，好不容 易
遇上耍媳妇，不闹 ，干
啥？你 看我们结 过婚的
老工人，那个 不 是 ‘半
脱产 ’（老婆 是家属 ）
昨天结婚的王班长，30
岁了 ，才 找 了 个 村
姑。骨 我的心 阵 阵 隐痛 。

后来，因 为 我在铁
路的 报纸上 发表 了 一些
工区轶事，被 抽到 分局

政治 部驻勤，干 了 三个
月，领导 们 认 为 我 诚
实、恳 苦，组织部一张
纸，我做梦 也 没 有 想
到，养路工一下子成 了
分局政 治部的 秘书 。

由于我的工作性质
决定，加上 我 又 成 了
家，一晃过 去 了 好 几
年。86年我专程到茶镇
去看 “哥们儿”。一块
儿进工 区的，现在都当
上了 工长 、领工员 以上
的“官”。原来的 临 时
房屋 已 变成 了 二层 楼 。
79年底全 站 区 都拉上了
电灯线。而且站 区 已有
了自 来水管.巧 得很 ，
这次 来又 赶上养路工 区
一职工结 婚。新 娘就是
站区桥隧工 区 的 桥 隧
工。来到挂满 喜联的新
房，冰箱 、洗衣机 、组
合家具，全 部现代化 。
洞房里，“仪式 ”开始
了。身 穿西 服 的新 郎新
娘向 客人鞠躬 行礼后 ，
向大伙散 发 了 苹果 、糖
块。当 两人大大方方 地
谈完恋爱经过后 ，众人
又追问 新 娘为 什 么爱新
郎，她脸上飞起两朵红
晕，脆生生地说 “人家
是新长征突 击手呗 ！”
哄笑声一起，几个小 伙
又企 图 推推搡搡，被主
持人 制 止 了 。接 着，有
人提议让新娘新 郎来一
段迪斯科。随 着 录 音机
播放 的 舞 曲 ，新 娘新 郎

扭起了 屁股。姑娘小伙
们也随着舞 曲 ，不约 而
同地 扭了 起来……

一晃，两年又过去
了。这两年，分局又 先
后投资近千万元改善 职
工福利 设施 。为 管 内71
个站 区修建了 文化活 动
室，配 置 了 图书 及各种
文娱活 动用 品。为24个

车站安装 了 电 视 差 转
台，为20个 自 然 条 件比
较差 的 站 区安装地面卫
星接 收天线。大站 区还
安装 了 闭 路 电视 。

哦，小站，短短十
年，你 变 了 。小 站 职
工，不仅有20时 的 大彩
电，一 些职工还买 了 录
放机。

笔走龙蛇

京娘 、陶三春与 忌 讳
李文举

商洛 山 中 多 故 事。一座 山，一 条 水，这 地
名，那 古 树，都 能 被 山 民 们 说 出 个 样 样 行 行 来 。
闯王 爷 在 生 龙 寨娶 妻 生 子啦，邵 雍 手 植 大 叶 柳
啦，苏娘娘 高 楼 梳 洗啦，等 等，有 时 间 ，有 地
点，情 节 离 奇，绘 声 绘 色，听之真 能 使 “耕 者 忘
其犁，锄者 忘 其 锄”，但 若 实 地 察 考，失 望 者 居
多，看 景 不 如听 景 嘛 ！

有一 山 街，叫 清 油 河，流 传 着 “赵 匡 胤千 里
送京 娘”与 “三打 陶 三 春”的 故 事，这 两 个 故 事
本不 足 为 奇，我 国 的 地方 戏 曲 中 大 多 都 有 。然 而
出奇 的 是，这里 一 带 人
认定 京 娘 与 陶 三春 的娘
家就 在 清 油 河，自 然 ，
他们 都 是娘 家 人 了 。娘
家人嘛，自 然 须 庄 重 、
严肃。对 于 自 家 的 姑娘 与 他人 自 由 恋 爱 的 事 不 愿
见，也 不 愿 闻 。于 是 这一 带 就 形 成 了 一 种特 殊 的
习俗，“为 京 娘，陶 三 春讳”。有 一 戏班 忘 却 了

“ 入境问 禁，入 国 问 俗，入 门 问 讳”的 古 训，未
此上 演 了 《送 京 娘 》与 《打 瓜 园 》，不 等 戏 完 ，
触犯 了 众怒，一 阵 乱棍给打 跑 了 。

诸好此 类 的 忌 讳，在 其 它 地方 也 有。姓 潘 的
户族 不 看 《翠 屏 山 》与 《潘 金莲 》；王 家 庄 不 许
演《王 大 娘钉 缸 》；天 津 蓟 县 颜 家 村 一 带 不 敬
关公，因 为 他们 的 先 祖颜 良 为 关 羽 所 斩。由 此 我
又联 想 到 人们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忌 讳 ：出 门 时，择

三、六、九 ；饭桌 上只 能 说吃
好、吃 饱，不 能 说 吃 完、吃
了；走路 时 讲 究低 头 妇 人扬 头
汉；妇 女 不 准骑骡 子，因 为 骡
子不 生 育 ；死 了 人 不 能 给 穿 缎
子，因 与 “断 子”谐 音 。至 于
各个朝 代 以 及 “文革”中 政 治
避讳，更 多 如恒 河 沙 数，一 语 不 慎，动 辄 得 咎 ，
会招 来 灭 顶 之 灾 。

我们 中 华 民 族，历 史 悠 久，其 伦理 道德 、风
俗习 惯，禁 忌 避 讳 等 观
念意 识，积 淀 得 太厚 太
多，这如 同 一种 无 声 的
命令，指 挥 着 世代 人们
按一 定规 范 行 事，“习

俗移 人，贤 者 难 免”。然 而 一 些 本 属 落 后 、愚 昧
甚或 荒诞 无 稽 的 忌 讳，人们 还 要 自 觉 或不 自 觉 地
遵守 它 ，宣 扬 它 ，而 且世代 相 袭，极 其 稳 定。其
结果，思 想 禁 锢，社 会 停 滞。悲 哉也 夫！

“ 天下 多 忌 讳，而 民 弥 贫。”这 是我们 的 先
哲老 子 在 两 千 年 前 讲 的 一 句 名 言。值 得 庆 幸 的
是，现在 的 中 国 ，象 春潮 溢 满 的 清 潭，改 革 、开
放的 闸 门 已 开，欢 腾 的 瀑 布 正 在 飞 泻 而 下，人们
头脑 中 各 种 陈 旧 、迂 腐 的 观 念正 在 被 涤 荡 、冲
洗。我想 京 娘 、陶 三 春娘 家 人 的 忌 讳 意 识，也应
在洗刷 之 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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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
林杉

“ 我们对不 起张 汉 卿 ”
八·一五，日 本宣布无 条 件投降，举

国欢腾，张学 良 以 为 获释有 望 ，心 情 为 之
一畅。这 时，国内 许多爱 国 人士、民主党
派认为 为 了 推 动全国一致抗 日 的 张学 良 至
今仍系牢笼实 属 不公，纷纷要求释 张。但
是蒋介石 的 回 答是：他与 张学 良 的 关 系
不能 以 国 法 、公义来论，乃 是父子关系 。
他囚 禁 张学 良是 爱张学 良。1946年元月 ，
在重庆举行的 政 治 协商会 议上，曾 任 东北
大学 秘书长 的 周 鲸文曾 以 民主 同 盟的 立场
再次提 出 张学 良 的 问 题 。周 恩 来 同 志 随后
又在会上正式 要求释放张 、杨二将军，但
均遭 到 蒋介石 的 拒绝。1947年元旦，南京
政府 公布 了 《中 华 民 国 宪 法 》及 “大 赦
令”，周 鲸文 、莫德惠 等 东 北 籍 著 名 人
士，再一次 向 蒋请 愿，认为 张 学 良 已 被

“ 管 束 ”十年，应予 以 恢复 自 由。但 “大
赦令 ”中 仍找不到张学 良的 名 字 。

其实，早在 1946年11月 ，张学 良 已 被
遣送到 台 湾，住在新竹园 竹东镇原是 日 占
时警察局招待所 的井上温泉。当 时戴笠 已
死，蒋介石 指 示 保 密 局 （前 身 为 军 统

局）：“张
学良应即 解
到台湾”。
刘乙光对 张
学良诡 称 ，
委员 长有 电
报来，送他
到南京去 。
张学 良信 以
为真，十 分

高兴。到 重庆后 ，刘乙光 认为 张学 良身 边
的那个副 官是 张的心腹，不能再去 台 湾 ，
乃设词把 他 留 下，从此，张学 良身 边 除 赵
四小姐外 再 没有一个亲人了。等 到飞机把
他送到 台 湾 时，张学 良才知道是怎 么一 回
事。

1947年 5月 ，莫德 惠 奉准 再次探 望 张
学良，张表示了 他想到大学教 明 史或 到 中
央研 究院历 史研 究所 当 研 究 员 的 愿 望，并
送莫一首五言绝句：“十 载无多 病，故人
多未疏。余生烽火后，唯一愿读 书。”此
时，内 战迭起，张学 良 恢 复 自 由 更 加 无
望，刘乙光 “看 守有功”，巴 由 中 校升 为
少将，狗眼 看人，对 张学 良态 度 更 加 恶
劣，使张 无法忍受。恰在这年 10月 ，刘乙
光老婆住院 ，要求请 假一 月 照 料病人，保
密局考虑 到 张严佛 （该 局 设计委 员 主任 ）
和张的 关系还好，就派 他到 台 ，一面 考 察
看管，一面 缓和一下关系。见面后 张学 良
一字一泪地哭 诉 了 自 己 十 几年 的 囚 禁 生
活，受尽 了 刘乙光夫妇 的 百般 凌辱 和精神
虐待，张学 良说：“西安事 变，为 了 制止
内战，为 了抗 日，我没有错，我不该扣 留

委员长，判刑十 年，无话可说。但十年期
限已满，如今抗战 胜利，日 本 人 都 投 降
了，还把我关下去，这是什 么法律？这样
对待 我，无论 如 河 是非法的 。希望你 回 到
南京把这些话 告诉 郑介民 （继戴后 的 保密
局长 ），就说我要 求你转 达的。”他还 说
到在 台 湾二·二八事 件 时，刘乙 光整 天恶
狠狠地盯 着他，指 挥宪兵特务昼夜 不停地
在屋子周 围 巡逻，并对室 内 严密 监视。刘
的部下 有人偷偷 告诉他，刘乙光准 备在局
势不可收拾时，把他和 赵四 小姐在混乱中
打死，对上面则报 告 台 湾乱民所 为。“不
是闹 事在几天内 结束，真 难 说咱们还能在
这里 见面。”

同月 ，张治 中 携 家人到台 渡假。当 时
的台 湾警 备司 令 彭孟缉是张治 中 的 学生，
在张的 要 求下，彭勉强 同意 张治 中去访张
学良。这是张学 良被 囚 禁后张治 中 的 第三
次来访。两 位老朋 友谈得很痛快。张学 良
叙述 了 希望恢复 自 由 的心情。张治 中 安慰
他说，一旦国 共两 党和谈成功，便是他恢
复自 由 之时。张学 良听 了 很高兴，并托他
向蒋介石 和 宋美龄提 了 两 点 要 求：第 一
点，希望 早一点 恢复 自 由 。恢复 自 由后 ，
哪里 也不去，也不一定工作，蒋可以 先考
察他一个 时期 再说。第二个请 求是，他希
望刘乙光搬 出 他的 房子，他的生活 由 自 己
管理，以保 持清静。临行，张学 良写诗一
首赠 张治 中 ：总府远来意气深，山 居何敢
动嘉宾。不堪 酒 贱酬知 己，惟有清茗对此
心。

回到南京后，张治 中 向 蒋介石报告了
看望张学 良的情 况，并转 达了 张的请 求。

蒋介石 听后 很不高兴，不 置一辞。张治 中
又向 宋美龄 转 达了 张学 良 的 话。宋 美 龄
说：“我们 对 不起张汉卿，他的 第一 件要
求不容 易 做到，第二点我想办 法 一 定 做
到。”一 句 “对 不 起”，道 出 了 这一 千古
奇冤 的 真情，多 少鲜 为人知 的 历 史真象 ，
多少不便 明 言 的 曲 衷也尽在此言 中 了。蒋
介石对张治 中 看望张学 良非 常不 满，曾 下
手谕 以后 不经 他亲 自 批准，任何人不许见
张学 良。（五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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